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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 梦

第一章 爱情和囚犯

人们寻求命运袁命运也寻求着人们噎噎生活从来都是阴阳转移浴

要要要摘自长篇小说叶世界末日曳

1

赫斯来提的突然消失弄得大家心神不安，家里乱成一团麻！

母亲托卡琪汗昏了过去，她是个非常爱护子女的和蔼的女人。父

亲阿不都赛买尔躺着发呆，脸色灰白，他想说什么，但是话说了半截

又不说了。弟弟苏巴提哭了，他无法忍受亲爱姐姐的失踪而浑身瑟缩

发抖……

“这闺女在哪儿？她从来也没这样消失过！”母亲心里察觉到某种不

祥，她担心起来。

全家都笼罩在惊慌和忧愁中……

他们整天都在寻找赫斯来提，亲朋好友家全都去过了，街上也都

找遍了，但是仍音讯杳然。她究竟在什么地方、到了哪儿？一点消息都

没有。

俗话说“播种的苦是苦一年，孩子的痛苦没个完”。几天里，可怜的

母亲为闺女彻夜难眠，就像在无数的针刺上打滚儿一样遭受折磨。托

卡琪汗心里的苦楚也表现在多病的丈夫阿不都赛买尔脸上，被沉重的

痛苦、悲伤和耻辱一起折磨的夫妻二人的身体，就像是一个身体一

样。他们无法忍受也承受不住这种无缘无故的分离。和自己身上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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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肉这样突然可怕的分离，人心是万不能承受的！

赫斯来提是这个家庭欢乐、幸福的源泉，她一个活泼的欢笑，就能

把温暖的爱传遍全家。但是今天，这个曾经幸福欢乐的家庭只能为悲伤

痛苦所纠缠。母亲哭了，在仰卧时、做梦时、礼拜时、祈祷中她只重复一

句话：“女儿是我心中的花园，是我的眼珠，我呼吸的力量是女儿，我

家里黑暗中的明灯是女儿……你在哪儿女儿，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女

儿？！……”

多病的父亲躺着，叹息自己的虚弱无力，对主哀号：“大慈大悲的主

啊，你用你的恩典创造了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创造了自己的名字和身

躯。你还用自己的神通让人从一滴圣水中出生，赋予他名字和身躯！主

啊，赫斯来提也是你创造的弱小的仆人呀！你知道她在哪儿，到了什么

地方，你别让她痛苦哀号，也别让她遭受屈辱，别让她离开我们，她是我

们的心头肉啊！……”

子女，对于父母是多么香甜多么神圣的名称！他们是父母毕生的香

甜果实，是家庭的冰糖、欢乐和幸福！子女，是永远联系先辈和后代的金

环！不正是因为有子女，父母才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享受天伦之乐吗？

这个家庭有四口人。阿不都赛买尔和托卡琪汗的女儿赫斯来提、儿

子苏巴提相继长大，成了村里珍珠一样的孩子。这不，赫斯来提就像中

了邪一样，三天前一大早就说：“我去趟学校，看看有什么消息。”出去后

便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她参加了今年的高考，起初虽然非常高兴地进了

考场，但是最后一天考试时却很伤心。因为参加考试那天，父亲突然遇

到车祸被送进了医院。父亲的情况很严重，整整一夜她都守护在父亲身

边，第二天她眼睛含泪、充血地走进了考场，由于心不在焉，所以考得怎

样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几天以后她父亲的病情稳定了下来，为此赫斯来

提不安的心虽然平静下来，但是想到考试结果又不放心了，所以，想到

学校去打听……

眨眼间赫斯来提失踪已经六天了。托卡琪汗感到这六天就像六年

一样痛苦，她一个人忙里忙外，心里难受极了，穿着在家穿的破破烂烂

的衣服就外出办事，这些日子里，衣服、化妆、食物对她全部变成了毫无

意义的东西。今天早上，她给丈夫准备了一点饭就又出去了，到了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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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在什么地方她自己也不知道，总之“找女儿”这个想法占据了她的心

灵，在这样的时候阿不都赛买尔也只好顺着她的心思，做母亲的心是脆

弱的，但是却很坚强。

托卡琪汗走后大约一小时，苏巴提也被他的一个朋友叫出去了，阿

不都赛买尔静静地躺在家里慢慢地进入了梦乡。忽然，穿堂里的电话响

声惊醒了他，他的心好像感觉到什么，爬起来扶着拐杖一跛一跛地走

去，好不容易到了穿堂，但不等他抓起耳机，电话铃声又停了。阿不都赛

买尔心里格外难受，仿佛他们一周以来盼望的电话来了，但是他却未能

接上一样！阿不都赛买尔怀着“电话会再来”的希望，站着、望着、等候

着，大约过去了一刻钟时间，电话却没有再响，阿不都赛买尔的腿发着

抖，额头上冒出了大颗大颗的汗珠。这时，他突然看到了显示在电话屏

幕上的朦朦胧胧的号码。他目光专注地看着，上面清楚地显示出

“02081875338”这个陌生的号码。

啊，我的真主，这是个奇怪的号码呀！阿不都赛买尔从来都没有使

用过这样的号码。这是八位数字的号码，前面的三个数字一定是区号，

这到底是哪儿？在阿不都赛买尔经常进行商业联系的中亚地区，也没有

这样的八位数字的号码！这一定是一周以来他们等候的、寻找的、盼望

的人打来的电话！他为什么没有快些出去接呢！这该死的腿真的拖累了

他的事儿了呀！还好，这个陌生的电话号码被记录在电话屏幕上了，不

管怎样，通过查这个号码便可以知道赫斯来提在什么地方。

阿不都赛买尔的心稍微安静了下来。他自己安慰着自己。

托卡琪汗中午回来听到了这个消息，起初虽然心里难受，之后却好

像看到了赫斯来提的影子、听到她的动静、闻到她的气味似的，她感到

欢喜，连吃午饭也忘了，紧紧抓住抄写下那个号码的纸片朝邮局走去。

神秘的号码是哪儿很快就弄清楚了，听到“广州市”三个字时，托卡

琪汗几乎晕了过去，然后控制不住自己号啕大哭起来，她的声音格外悲

伤、虚弱和愁闷。她不停地叫着女儿的名字，没弄清她怎样到了世界的

那边。知道了情况的人从各处对她表示同情，安慰她，劝她向警察报告

情况，但是虚弱的母亲流露出难以忍受的委屈，睁大眼睛气喘吁吁起

来，感到自己如同失去理智似的。对托卡琪汗的状况深感同情的两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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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的姑娘扶着她上了出租车，陪她一块儿来到了市公安局。

托卡琪汗在身边姑娘们的鼓励下，对公安局抱有很大的希望，仿佛

他们会用神助的力量丝毫不耽误地就能找到赫斯来提。怀着这样朴实

的希望到了公安局，但是在这个地方听到的话不仅使她失望，而且还让

她遭受到更沉重的打击。

公安局一位已是中年的科长，人很稳重，讲话有条不紊，他这样说：

“这个电话号码只说明一个事实，你的女儿被某些人抓住带到了广

州。但是广州是个很大的城市，有八区两县。每个区都比我们这个城市

还要大。那地方固定人口有八九百万，日常出入流动的人口也有五十

万，在这样大的人海里我们怎样去找你女儿？再加上这个号码不是固定

电话，是小灵通号码，它的区域还不清楚。你最好再等上几天，来过一次

电话一定还可能再来。我们只有清楚地知道你女儿所在的位置以后才

能采取行动！”

话完了，希望也没了，托卡琪汗的脑袋像蜜蜂一样嗡嗡直响。没有

希望的回答此刻让她痛哭流涕，心头流血。

当她晃晃悠悠地打算回去时，那位科长对她的状况感到痛心，又同

情地说：“你别太担心你女儿了。所有的地方都有法律制度，你把她的情

况、你的地址留下再走，我们和广州市公安局联系，一有消息我们会立

即通知你！”

托卡琪汗从公安局出来，用失望的目光看着周围，眼中流露出忧虑

惊愕的神色，她悲伤地回了家。

2

傅吐克是个二十六岁左右的小伙子，身材匀称，前额宽，眼睛明亮，

心里的诚实完全流露在脸上，是个很快乐的人。

这一周他过得很忙，白天几乎全都在做手术，晚上撰写论文，以便

评职称时使用。他忙得别说是朋友，甚至和热恋的赫斯来提都没有时

间见面。找她吧，小伙子的自尊心不允许，因为十天前他孤注一掷地写

了情书，赫斯来提还没有回答。但是今天他突然很想见赫斯来提，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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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思念使他急切地盼望着和恋人相见，此刻在这种急切的盼望

中，什么男子汉的自尊心之类的东西，如同放进热茶里的糖一样刷地

融化了。

傅吐克激动得手指发抖，不禁按动起电话。不一会儿，电话接通了，

从电话传来的不是傅吐克盼望的人的声音，而是一个男孩子低弱的声

音。傅吐克等了片刻才说：“是苏巴提吧，请叫一下赫斯来提！”苏巴提突

然说不出话来，之后声音发颤地说：“我姐姐……我姐被……抓住……

带……带到广州去了！……”说完放声大哭。

傅吐克听到这个消息，心就像被一双冷酷无情的手捏住一样，脸色

十分难看，嘴唇都发青了。沉默中他坐了好久，任自己的思绪流动。“这

到底是什么事儿呀？是开玩笑呢，还是真事儿呢？”他惊恐地站了起来，

他觉得苏巴提的痛苦绝不像是开玩笑。傅吐克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

的，把手头的事儿安排了一下，便急急忙忙朝赫斯来提家赶去。路上虽

然他自己给自己打气，告诉自己这个不吉利的消息不是真的，但是当他

跨进赫斯来提家门槛时，看到的却是一个愁云笼罩的家，以及痛苦呻吟

的父母。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阿不都赛买尔就又恢复了以前的病态，

眼睛深陷了下去，不死不活，新长出的乱蓬蓬的胡须使他苍白的脸变得

更惨白了。托卡琪汗比他更糟，她以前沉默寡言，如今更变得不出声了，

昔日美丽的容颜、和蔼可亲的微笑全部消失了……

傅吐克知道了情况，所有的事儿他全明白了：他突然失去了赫斯来

提。这样可怕的分离，使他的胸口疼得难受极了，就像卡住了一个硬东

西一样，心里憋得慌。他眼睛黯然无光，强忍住内心的翻腾。不知为什

么，他血管里的血好像凉了一样，灵魂也不知流浪到什么地方去了。

缄默，非常沉重的缄默和无声无息的伤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大

约过了一刻钟以后，傅吐克开口打破了这令人压抑的沉默：“我们再等

几天，如果还是没有消息的话，就是到天边尽头，我们也得去找！”

阿不都赛买尔长吁短叹，托卡琪汗深深地叹了口气，算是他们对傅

吐克说的话的回答。说到阿不都赛买尔的病，傅吐克出了一些中医的好

主意，同时又鼓励托卡琪汗一定要乐观，要有精神，说赫斯来提是个聪

明有志气的刚强姑娘，劝他们别太为她发愁担忧：“失望消沉会把人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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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死胡同！你们自己要刚强些，事情总会好起来，一定会好起来！”之后

他向托卡琪汗说，“我去赫斯来提卧室看看可以吗？”

托卡琪汗立即说：“行，孩子，行，你进去吧！”说着便把傅吐克领

到了赫斯来提的卧室。

傅吐克走进这房间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赫斯来提离家前会不

会留下信或什么东西。所以，当他进入赫斯来提朴素干净且布置得讨人

喜欢的卧室时，所有的地方他都仔细地警觉地查看过。卧室一角的小玻

璃柜里，放着各种书刊，特别是文学书刊，很多很整齐。窗前的写字台

上，除了一些书刊之外散放着几张修改过的诗稿。傅吐克拿起诗稿，好

像要从中寻找什么似的仔细看着，但是什么也不明白，一一联系起来

读也没找到意思的连贯性，看来赫斯来提是想写一首诗，但是想法分

散，她在为什么心焦，写下的东西放得乱七八糟就走了……

傅吐克又打开了写字台的抽屉，那地方也放着几本读物和零星的

纸张，他将它们整理了一下，突然看到最下面的紫红色皮面笔记本，便

很感兴趣地打开来，第一页上用蓝墨水写着赫斯来提的名字，下面的

“日记”字样是用红墨水写的漂亮的美术字。傅吐克看着日记本上的日

期，知道是最近开始写的新日记，心里产生了阅读的愿望。在傅吐克眼

中，笔记是赫斯来提精神世界的明镜，既然是这样，一定有关于他自己

的叙述，特别是可能有关于他最近写的没有回答的情书的心里话，因此

他想看笔记的念头非常强烈。但是，他又为自己的想法感到难为情，因

为日记只属于写它的人，特别是姑娘的日记，只有得到日记本主人的允

许才可以看，绝不能偷看！所以他收回了想看日记的念头，把日记本放

回了原处。但是转身后又停了下来。“我看看有什么关系？”他给自己打

气说，“赫斯来提如果这时在的话，是会同意我看的。我们两人之间还

有什么不能互相交谈的秘密吗？况且这个日记本里出现有关赫斯来提

突然失踪的某一线索也是不奇怪的，现在是特殊时刻……”

就这样傅吐克想出了看日记的理由，认为他自己是笔记本正当的

物主，便将它装进了自己的衣袋。

当他告别时，天色已相当晚了。傅吐克疲倦地抬起头朝天上看去，

只见月亮在薄薄的云间游动，他心里感到空落落的，像干涸了似的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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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这不是月亮或浮云造成的，而是赫斯来提的突然失踪造成的。不

用说，他正处于爱情的沉醉状态，在尽情享受欢乐的时刻，仿佛突然遇

到愤怒的寒流……

3

写日记是姑娘们的事儿。姑娘有这样的天生的习惯，是因为初恋情

火在她们心头燃烧，这团火在她们梦想的世界里，会建起一座被称为

“爱情”的美好殿堂，她们在这座殿堂里谈恋爱，把不能对所爱慕的恋人

说的心里话写在纸上，写呀，写呀，写下去……在某一天将泪水浸透了

的话儿读给知心的朋友，两人一间卧室，悄悄话一直说到天亮，倾吐心

里的秘密，同病相怜。

然而，赫斯来提的日记本不是落到某个知心朋友的手里，而是落到

了这本日记上提到的“恋人”的手里。

傅吐克看日记一直到了半夜，他是个热情而容易感动的小伙子，日

记本里的内容让他非常激动，一种奇妙的爱唤醒了他身上强大的力

量。这本日记，说明了忠诚、信义、尊严和勇敢，其中还光彩夺目地表现

出赫斯来提的天资、对人的看法、对生活的理解以及青年人特有的激昂

微妙的感情。

第二天傅吐克再次阅读日记，但是这次不是挨着阅读，而是跳着

选读：

2004年 6月 7日
说到考试有谁不怕钥我听说袁想征服世界的大胆的拿破仑也害怕考

试浴谢天谢地袁今天我考得很好袁是我热爱的功课呀袁全部是我心中的问
题袁我没有慌张袁胜利地走出了考场噎噎

2004年 6月 9日
天哪袁看来乐极生悲这话没有说错遥 参加最后一天考试前的晚上袁

我们遇到了料想不到的不幸遥我父亲在车祸中受了重伤袁半夜里沿着去
托云口岸的路被送进了医院遥 看到他处于昏迷状态袁 我几乎失去知

7



羊皮鼓译丛

觉遥父亲是我们家的支柱尧靠山尧庇护者袁靠着他做生意我和弟弟安心地
读书袁我们家过着富裕的生活遥如今我们的命运将怎么样钥离开父亲对
于我们不就和死了一样吗钥浴 真主保佑袁 那种日子不是真主指给我们
的遥我整夜地守护在父亲身边袁为他祈求康复尧力量遥第二天头晕脑涨地
进了考场遥我是怎样回答问题的袁连我自己也不知道遥总之我在纸上写
了些东西袁便无精打采地出了考场袁回家去了噎噎

傅吐克的目光离开日记本沉思起来，赫斯来提那天的情况他了如

指掌。在他男子汉的心里，怎么能忘记那一刻呢？那天半夜里，阿不都

赛买尔昏迷不醒，像弯曲的木盘似的被人们抬着送到医院时，傅吐克

正在外科值班。他给阿不都赛买尔做了检查，认为非立即动手术不行。

“由谁来做手术？”守候在父亲身边的赫斯来提问。

“我！”傅吐克信心十足地说，“手术由我来做！”

“你……”赫斯来提的话音表明，她对这个青年小伙子还不太信任。

“是的，是我！”傅吐克用自信的眼睛看着姑娘沮丧的面容说道。

这时傅吐克相当不畅快地仔细看了看赫斯来提：姑娘脸面宛如用

牛奶冲刷过似的白皙，一对弯眉下聪慧的眼眸如同琥珀一样炯炯发光，

睫毛则像给脸上投下影子一样长得又长又密，透明红润的面颊上的泪

珠就像熟透了的苹果上闪光的露珠……

阿不都赛买尔伤情严重，傅吐克嘱咐助理医生和护士们做好手术

前的准备工作。在手术单上签字时，赫斯来提用哭红了的眼睛时而看

着傅吐克，时而看着可怕的手术单，不禁踌躇起来。她担心父亲的命运

很害怕。不用说，对受宠的姑娘来说，父亲比所有人都重要，比所有人

都伟大。

“别怕，姑娘！”傅吐克鼓励她说，“我们会尽全力抢救你父亲的！”

阿不都赛买尔在昏迷中被送进了手术室，赫斯来提悲痛的眼里流

出了泉水一样的眼泪。

一位女护士看到这些便劝告她说：“你父亲病情真的很严重，左腿

和胯骨受了伤，失血过多，但是你也别太担心，傅吐克医生虽然年轻，医

术却很高超，今天遇上了他是你们的运气！”

忧愁的赫斯来提把这话理解为对她的安慰和同行人的相互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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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但是，第二天下午忧郁不安的赫斯来提出了考场看到的却是另一番

场景：她父亲完全清醒过来，这奇迹般的情况真的证明了傅吐克是个有

才干的医生。当时赫斯来提的心情很激动，无论对谁对什么都想表示热

情炽烈的感谢，对傅吐克身边所有的人都愿说出自己的诚挚谢意，她感

到自己格外的幸福……

下午她想给父亲带点吃的东西，从病房出来时在走廊碰上了傅吐

克医生。这时赫斯来提的看法和昨晚已大不相同，今天她是这样的柔

和可亲，甜甜地微笑着，没有丝毫的烦闷苦恼。这样的热情可爱，使傅

吐克不禁停了下来，用完全不同的目光看着她。

“谢谢你医生！”赫斯来提说，“你抢救了我病危中的父亲，太感

谢了！”

“不用客气，”傅吐克看着姑娘的眼睛和蔼地微笑着说，“这是我们

的本职工作嘛！”

赫斯来提的眼里再没有怒火和冷漠，她微笑地看着傅吐克，眼睛里

好像流蜜似的。看着她，傅吐克心里感到甜丝丝的。

“我听说，你今天参加了高考的最后一场考试，”傅吐克挺起穿着白

罩衫的身躯说，“一整夜都没睡还参加考试，你真够辛苦的啊！”

“你也是这样呀！”赫斯来提答非所问地说，“你整夜做手术，还来

上班！”

“我们习惯了，医生是没有时间规律的……”

“再见，不打扰你了……再见，回见……”

赫斯来提苗条的身躯挺得直直的，那么优雅地一步步远去，傅吐克

瞧着她的背影，感觉一股热流“嗞”的一声好像烧着了他的心。任何时

候，他也不曾有过像今天这样的一种特别亲切的感受。他心里的一种奇

妙香甜的感觉苏醒了。

从这天开始，傅吐克在自己也没察觉的情况下，总盼望一天几次地

到阿不都赛买尔的病房去，每次来时即使在远处也要看上一眼赫斯来

提。赫斯来提是个文静优雅、成熟善良的姑娘，在她羞羞答答的眼神里

和丰满匀称的身材上，有一种让任何小伙子都会张口结舌的奇妙诱人

的力量。说真的，傅吐克对这个姑娘起初只是喜欢、同情，后来不知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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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越来越强烈地爱上了她。如今赫斯来提打乱了他的想法，甚至走路

时、躺下时、吃饭时也不让他安宁。她那悦耳动听的声音，总是响在他

的耳边，召唤着他，使他忠贞不渝地朝着一个方向。能在世上和没坏

心眼儿、言语甜蜜温柔、举止落落大方的姑娘相会，他也就没什么遗

憾了。

傅吐克直觉地感到赫斯来提可能爱上他了，或者不然他可能爱上

了她呀！这是青年人中间总会有的感情呀！……当他初次看到赫斯来提

时，就唤醒了他心中充满渴望的美好感觉，而且这种感觉日益强烈深

厚。傅吐克如今不再认为赫斯来提是个小姑娘了，有时他也看到姑娘控

制自己的情感，经受着魔鬼的诱惑。“这姑娘心中到底有什么？！”很久以

来，就是这个谜在折磨着他。

傅吐克最后鼓起勇气，试探赫斯来提，跟她说晚上七点在医院花园

等她然后就走了。对赫斯来提而言，还没有机会说“行”或“不行”。接近

七点时他的心跳得很厉害，是一种非常甜蜜和幸福的疼痛！

到了七点赫斯来提也没能作出个决定，害羞、难为情和姑娘的自尊

心劝说她别去，但是到了七点过五分时，情感和“请了莫失约，中伤须躲

过”的传统观念战胜了一切。

他们难为情地见了面。赫斯来提今天是生平第一次和男人单独相

处谈话，因此直到此刻，一种她自己也不曾察觉过的奇妙的激动和甜蜜

的恐惧萦绕在她的心头。

傅吐克也不是那么自在，最后他鼓起勇气，深情地看了一眼赫斯来

提，好像喉咙发干似的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然后温文尔雅地说：

“谢谢你应邀而来！”

赫斯来提也按自己的方式回答：

“你别客气！”

他们沉默下来。赫斯来提靠在花园凉亭的冷墙上，在朦胧的光线

中，他首先看到了赫斯来提带酒窝的白皙的面颊，发亮的脖颈，然后他

朝她洁白的丝质上衣里挺起的苹果似的小小的乳房望去。一种奇妙的

感觉传遍了全身，这种感觉召唤着他，就是拼上性命也要娶眼前这个仙

女般的姑娘为妻，让她永远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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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熬的沉默继续着。小伙子这样沉默，可能会使姑娘感到反感，因

此傅吐克想着法儿说话。

“赫斯来提，我祝愿你考上你心爱的重点大学，然后读研究生，成为

硕士和博士！用自己的能力为世界留下伟大的遗产！”

“你说什么，傅吐克医生！”赫斯来提难为情似的低声说，“我还怀疑

我能不能考上呢！……”

“不，不，你别谦虚，我完全相信你会被高分录取！”

“你怎么会知道？”

“我的心灵感应在暗示……我相信你的潜能。”

傅吐克果断地说：“所有的人都有潜能，据心理学家说，普通人的潜

能大约只开发了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八左右，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伟大学

者也大约只开发了百分之十到二十。如果一个人的潜能开发百分之五

十左右的话，那人就能背诵四百本书，读十几所大学的教材，还能学会

二十几种语言……”

“这是多么了不起呀，”赫斯来提惊奇地说，“那样的话我们百分之

九十的潜能还隐藏着呢！……”

“是这样……”

“那我们怎样开发它？”

“孜孜不倦……”傅吐克为谈话的热烈感到高兴，“谁想创造奇迹，

不是用蛮劲儿，而是努力使用潜在的力量，然后才能取得成绩。”

赫斯来提对这些虽然并不懂，但是傅吐克眼里闪射的强有力的光，

脸上显示出的热情和真诚，使她宁愿相信傅吐克的话。

“你的志愿是上哪所大学？”傅吐克这下转到了实际问题。

“新疆大学。”赫斯来提说道。

“什么专业？”

“文学。”

“是这样啊，你想成为作家或诗人吧？”

“我期望这样……”

“期望越大，成绩也会越大！”

话又说完了。傅吐克也不知该说什么沉默下来，他只是不厌烦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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